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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红色记忆——川渝红色故事征集活动

二郎山地处四川盆地西部，位于雅安市和甘孜藏族自治州交界处，海拔3437米，公路越经山口的海拔为2980
米。二郎山自古山陡水险，古道斗折蛇行，骡马也无用武之地，只有靠人手脚并用，方能攀援通过。

二郎山的层峦叠嶂中，散落着星星点点的古老山地民居，栈道、索桥、笮桥、木板桥、石拱桥星罗棋布。洞穿二
郎山的隧道为通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那条26公里的穿越二郎山的川藏公路，连接起了天全县四季花开不断的山
水之路、历史久远的茶马之路、红军长征的伟大之路。

二郎山上的“开路先锋”
——川藏公路筑路史

鲜为人知的

记忆
新筑川藏路有三大工程

最为艰巨：二郎山、“橡皮
路”、八大桥工程。

1950 年 3 月，18 军在乐
山召开进军西藏的誓师大
会，拉开了解放西藏的序
幕。同年 6 月，进藏先遣连
已经到达甘孜，昌都战役也
即将打响，物资及运输保障
成为关系进藏成败的首要问
题。二郎山的旧公路是国民
党时期修建的，已经千疮百
孔、荒草丛生，路面只有1米
多宽，无法行车。后经工兵
20 多天奋力抢修，于 1950
年 5 月 30 日勉强能通车，但
随着 6 月雨季的到来，又被
严重的塌方及山洪阻断。前
方的物资供应面临着极大的
困难和威胁，尽快抢通公路
成为当务之急，需要大批的
人员投入。在这种情况下，
18 军 54 师党委决定把抢修
二郎山险段的任务交给正在
川西参加剿匪的162团。部
队被紧急抽调回驻地邛崃，
接受了抢通二郎山道路的新
任务。

162团是18军中第一个
投身筑路的步兵团，自成立
以来一路南下、屡建战功。
刚听到要去修路时，习惯于
在枪林弹雨中拼杀的勇士们
想不通：怎么一下子就要和
泥巴、石头打交道？从组织
上说，不过是一纸命令；但从
思想感情上转不过弯来，甚
至觉得比“能上能下”“能官
能民”还难！经过反复学习
党中央和上级的有关指示，
领会进藏的伟大意义与抢修
公路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战
士们想通了：今天能够和泥
巴、石头“打”起来，正是长年
流血牺牲奋斗来的！因此，
应该而且必须把战场上的拼
劲儿拿到劳动中去！6 月下
旬，部队满怀着“开路先锋”
的豪情，从邛崃踏上了奔赴
二郎山的征程（《二郎山上不
怕风来吹、不怕雪花飘》，《西
藏日报》2016年8月16日）。

部队汽车经过雅安后，
就驶入了崎岖不平、弯曲陡
峭的便道。停停走走，有时
还要推车前进，再往前路况
就更坏了，于是徒步行进。

沿着公路走了十几公
里，便是深山峡谷。便道多
被塌方堵塞，或被洪水冲垮，
断断续续，部队索性改走羊
肠小道。经过两天半的艰苦
跋涉，部队到达指定地点
——两路口（今两路乡新沟
村）。两路口是两条道路的

岔口，一条翻越二郎山到泸
定、康定方向；一条经后沟通
往宝兴场方向。

在十分陡峭的坡地上安
营扎寨后，大家才发现修路还
是一门技术活儿。战士熟悉
的是投弹、射击、拼刺刀、爆
破，但是砸石头、垒堡坎、打炮
眼是头一回，一时还掌握不
了。刚开始，大家用十几斤的
大铁锤打炮眼，可是打不准钢
钎头，掌钢钎的战士手上青一
块紫一块，还有砸出的血泡，
伤病员不断增加……

但“三个臭皮匠赛过诸
葛亮”，后来推广三人一组打
炮眼法：一人掌钎，两人抡铁
锤，随时轮换，减少休息，提
高工效。另外，一些出生于
农村的民工也想出了砸石头
的好方法：利用树枝、树皮、
旧布条等废物做成圈子，把
石块放在圈内，用铁锤击打，
既省力，也减少了石头飞溅
造成的伤人事故。

在施工中遇到技术难题
时，团部请来一位技术员，他
向大家讲解了公路建筑结构
原理以及泥石配料比例、路
面铺筑、路拱横坡度、小涵洞
设置和排水沟处理等技术，
使指战员增长了筑路工程技

术知识，减少了施工中走弯
路或返工的现象。

二郎山上罕有人烟，没
有集市，买不到蔬菜副食品，
部队只好自己想办法，战士
上山去挖野菜。他们出没在
树丛、荒草、乱石之中，抵御
着蚂蟥、虫蚁的袭击，割挖各
种野菜，以满足大家的基本
需要。作家高平在《川藏公
路亲历记》中提道，162 团 3
连专门抽调了朱庆顶等5个
战士去挖野菜，在90天里一
共割挖了野韭菜等各种野菜
1150多斤。

解放军就是解放军，推
进速度是神奇的。到 1950
年 6 月中旬，公路已经修到
了二郎山腰。

二郎山海拔仅有 3437
米，但由于这里的气候是典
型的“阴阳脸”，阳面面对的
是康巴地区的高寒干燥气
候，天气晴好；阴面面对的是
川西温暖潮湿的气候，加上
施工期正值夏天，雨水多不
说，还时常夹杂着雪和冰雹，
施工条件极为艰苦。

由于二郎山山体的结构
是泥、沙、石的混合，土质不
易黏合，雨水一冲很容易造
成塌方。部队清理堵塞在山

上老路基中长达几公里的泥
石流形成的堆集层时，就付
出了巨大代价。指战员们开
玩笑地说，那些频频出现的
塌方，叫作“破坏交通的敌
人”。因此，只要哪里出现了
塌方，指挥员就大喊一声：

“敌人阻碍运输了，干掉他！”
战士们便跑步前进，一口气
把路上的沙石收拾了。人们
的身上沾满了泥水，于是大
家就戏说，“穿的是呢（泥）子
军装”（罗光德：《二郎山：“分
水岭”上的百年》，《雅安日
报》2008年2月17日）。

6 月 25 日那天，天气晴
朗。解放军把公路修到了二
郎山的山顶垭口。看到艳阳
高照的雄伟山色，战士们放
下了手中的铁镐、钢钎、撮
箕，欢呼着跳起来……

70 年的流金岁月，弹指
而过；70 年的筑路传奇，也
留给了历史无数的想象和
追忆。留在二郎山垭口上
的那段长达 25 公里的盘山
公路，也在 2001 年 1 月 11
日二郎山隧道全面建成通
车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
野。在老公路的不少地段，
甚至已经长出了齐腰的荒
草，但生发于此的伟大传
奇，从未停歇。

“老曲装新词”
《歌唱二郎山》诞生记

实事求是地说，二郎山之所
以出名，并非全因山高路险，很大
程度上还要归功于歌曲《歌唱二
郎山》的广为传唱。恰如作家高
平在《徒步入藏：1951年随军进藏
纪实》一书里所说，这个现象一方
面说明时代机遇的重要性，另一
方面也证实了艺术具有不可替代
的影响力。

“二呀嘛二郎山，高呀嘛高万
丈……”1950年 7月，炎炎夏日，
一首火爆的歌曲——《歌唱二郎
山》传遍了大江南北，全国人民都
知道了解放军在“高万丈”的二郎
山上艰苦筑路的英雄事迹。

1950 年 7 月，在西南军政委
员会安排下，西南军区文工团组
织慰问团来到筑路一线慰问筑路
部队，当时魏风担任慰问团的副
团长，也是演出组的组长。在这
个慰问团中，还有歌唱家孙占白、
作家徐怀中、剧作家洛水等人。
慰问团从重庆出发，一路风尘。
快到成都了，孙占白在车上建议
大家创作一首歌唱筑路的歌曲。
讨论的结果是，大家都觉得写二
郎山最有代表性。魏风建议徐怀
中来创作歌词。徐怀中说他到了
成都还要办事，建议洛水来写。
洛水说他是搞话剧的，怕写不好，

然而大家坚持这事非他莫
属，洛水也就愉快地应承了下来。

只用一天时间，《歌唱二郎
山》的歌词就创作完成了。孙占
白说，筑路部队中的战士大多来
自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时乐濛当
年创作了一首《千里跃进大别山》的
组歌，其中有一首《红军回来了》，
旋律明快，广受欢迎，是否可以“挪
用”这个曲调呢？大家觉得很有
道理，一致同意“老曲装新词”。
《歌唱二郎山》就这样诞生了。

二郎山盘山道。韩斌 摄

二郎山上的纪念碑，彰显川藏线“三不倒”精神。


